六十年后才被发现的一封信
沈哂之
《柳亚子文集·书信辑录》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夜《致沈昌眉》，这一封信，在六十年后才被发现。从信中语气推测，亚子先生当夜写了这封信后，未及寄发，已跟我父亲面唔了。这两张信笺，夹在他朋友来信中间，直到一九八三年上海图书馆筹编亚子先生书信选辑，孙继林在馆藏磨剑室文物中，检得此信，即以复印件相示，诧为奇遇。

此信，一开头说：“今晨奉上一笺”，而当夜又在写信，一天两信，有时还不止两信。当时我父亲在黎里教书，亚子先生这时候还家居时多，同在一个镇上，却凭书信交谈，有他家的小大（即《书信辑录》337页之张荣生）专责递送。我父亲假返芦墟，则由航船寄递。一九一七年我叔父诗云：“却喜故人书日至，长公看后次公看”。在我父亲与亚子先生交往的几十年中，积存下来的亚子先生来信，我在战前还整理过，装满两箧，特别是“民十七（1928）秋冬之交，余与长公酬唱甚繁，邮简往复，日无暇晷”（摘自《礼善拓挂龛缀语·十》亚子先生原文），几乎全部时间都在与我父亲写诗写信，我也天天看到来信。这时候亚子先生已定居沪上，来往信件，不再象在一个镇上专足递送，可他是一个急性子人，恨不得象从前一样，回信立等可取。他打听到上海到芦墟的邮程所取道沪杭铁路较沪宁铁路为径捷，于是信封上写“嘉善转芦墟”，回信稍迟，疑为信件已在途中遗失，又是“挂号”，又是“快递”，又是要“回执”的“双挂号”，甚而是“双挂号快信。”信封里塞满了信笺，老是“加重”，信笺多了，还会胀破信封，得由邮局贴上“邮局代封”的标签。

这封信的内容，与同年四月十日和四月十八日《致陆树棠》两信是一回事，为了“分湖先哲祠正名事”，不久便遭到这姓陆的挟嫌诬告为“过激党”，为亚子先生首次遭到的政治迫害。姓陆的当时还扬言要砍七个半头，头三名是柳亚子、毛啸岑、沈眉若。

六十年了，所有亚子先生在生前给我父亲叔父的信，统统毁于战火，片纸无存；这封写而未发的信的被发现，能不诧为奇遇。

注：作者父叔俱为柳亚子南社的密友。作者本人，柳亚子视为小友，现在上海，近来积极协助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《柳亚子文集》。
